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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钱列阳：为刘志军辩护
“他死了，我挨骂；不死，我也挨骂”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大部分落马高官

都能接受判决结果”

齐鲁晚报：您从1994年开始做律
师到现在，为多少部长级官员和名人
做过辩护？

钱列阳：几十个。
齐鲁晚报：但见诸报端的很少。
钱列阳：对。
齐鲁晚报：为了保密？
钱列阳：开庭之前，不能有任何

透露，包括刘志军这个案子。
齐鲁晚报：什么时候消密？
钱列阳：公开开庭之日起消密。

只要消密了，就可以了。
齐鲁晚报：那普通人的案件呢？
钱列阳：也一样。至于涉及国家

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开完庭之后
都是保密的。刘志军的案件也好，其
他贪官的案件也好，除非有特别内容
确实涉及国家机密，我不能讲，别的
话都无所谓。

齐鲁晚报：刘志军案开庭结束
后，还有不能公开的涉及国家机密的
内容吗？

钱列阳：没了。
齐鲁晚报：给高官和名人辩护，

与给普通人辩护有什么不同？
钱列阳：社会舆论关心嘛，一关

心，骂我的人就多了。所以人家给我
开玩笑，说你钱列阳今年反正都得挨
骂，刘志军的案子判决出来，如果刘
志军死了，你被律师界骂；如果刘志
军没死，你被老百姓骂。

齐鲁晚报：当这些高官出事后，
他们还是原来那副样子吗？

钱列阳：有的会很沮丧，很没底
气，有的会很有怨气，情况各不相同。
这是由他们的性格和个案决定的。

齐鲁晚报：昔日高高在上，如今
成为阶下囚，他们能否接受这个结
果？

钱列阳：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和
接受判决结果，因为他们觉着在预
料之中。说句老百姓可能不爱听的
话，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往往素质
比较高。

“接刘志军案，总共

能拿1800块钱”

齐鲁晚报：您怎么评价刘志军？
钱列阳：我个人对当事人的评

价，限制在我整个职业行为的百分之
五以内。

齐鲁晚报：什么意思？
钱列阳：就是说，我喜欢不喜欢

他，跟我如何为他工作是两码事。这
就像医生，是不能挑病人的，救死扶
伤是你的职责，你喜不喜欢这个病
人，跟你该采取什么医疗措施，这完
全是两码事。同样，我的职责是维护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齐鲁晚报：但在为他们辩护时，
您内心有个人喜好吗？

钱列阳：毫无疑问，我也是人，
这么多年的律师生涯，我为很多当
事人辩护，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有的是发
自内心的佩服欣赏，有的是发自内
心的蔑视。

齐鲁晚报：百分比各占多少？
钱列阳：这个我没统计过。但有一

条，我所有个人的喜好，都深深留在我
心底，绝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这是我的

职业操守，因为我是个职业律师，而我
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我能在内心说
服自己，我是个法制主义者。

齐鲁晚报：那自我和职业会有矛
盾吗？

钱列阳：现在没什么矛盾，我内
心很平和。

齐鲁晚报：所以刘志军案您接
了。

钱列阳：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到我
头上，我作为职业律师没有找到拒绝
的理由。相反，如果有人拿着钱来找
我做律师，现在不说每天吧，每个礼
拜都有，我是可以拒绝的，而且确实
绝大多数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忙不过
来，这是商业行为，但是这个(接刘志
军案)就是职业行为了。

齐鲁晚报：如果不接这个案子
呢？

钱列阳：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
定，是每个律师的义务。如果不接受
指定，拒绝，他将受到处分处罚，这是
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如果推掉
刘志军的案子，您会受到处罚？

钱列阳：理论上，我会受到处罚，
更主要的是，从内心良知上，我会无
法说服自己。至于说靠这个案子出
名，说实话，我并不需要，倒退十几年
我可能需要，但现在我不需要出名。
而且这个案子又没多少钱。

齐鲁晚报：能拿多少钱？
钱列阳：我和我的助理总共加起

来能拿到1800块钱。

“法律以外的东西

南北风，我左右不了”

齐鲁晚报：记得您在一次律师事
务课程中讲过，“大案讲政治，中案讲
影响，小案讲法律”。

钱列阳：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
是我从其他地方听来的。

齐鲁晚报：对这句话认同吗？
钱列阳：嗯，在当今的司法环境

中，基本认同。
齐鲁晚报：“在有些案件中，法律

因素只占一部分，还有法律外的因
素，我要做的，是做好法律因素这部
分。”这句话是您说的？

钱列阳：是我说的，也是我的职
业标准。我作为律师的作用，能够发
挥到10，我绝不发挥到9 . 9。对我的
职业行为，超越法律的，我绝不多走
半步，法律限度内的，绝不少走半步。

齐鲁晚报：那法律以外是什么？
钱列阳：可能是社会影响，可能

是领导批条，可能是媒体介入，可能
是其他评论，法律以外的东西南北
风，我左右不了。

齐鲁晚报：刘志军案中，法律因
素占了多少？

钱列阳：这个我无法猜测。
齐鲁晚报：我前几天看到，网上

有位律师批评您。
钱列阳：哦，对，对。
齐鲁晚报：他说，刘志军一案，四

百多本卷宗，只审了半天，他认为该
案没有得到真正的辩护，他还说：“刘
部长倘若保命，有几个人相信与律师
有关？”

钱列阳：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案
子，你作为同行，如果没有真正了
解，调查研究，最好不下结论。每个
案子的具体情况完全不同，不能用
一个模式去衡量所有案件。

有一点必须达成共识，那就是任

何一个案件，都要以自己的当事人的
合法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这是我们
的第一职业伦理。在这个情况下，采
取的是长的诉讼、短的诉讼，有罪辩
护、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都只是
手段、方式、方法。

齐鲁晚报：就是说您所做的一
切，都最符合刘志军的利益？

钱列阳：对。我认为我所做的，在
合法范围内，我追求的是当事人利益
的最大化，我觉着能达到这一条，我
也就OK了。至于说我采取的方式方
法，我有我的方法，也可能他有他的
方法，每人都有每人各自的方法。

“帮好人洗清冤情只

是法制中很少的一部分”

齐鲁晚报：给落马高官辩护，在
一些老百姓看来，就是为坏人、为贪
官辩护，那在职业、民意和自我之间，
您能保持平衡吗？

钱列阳：(想了一会儿)其实，这
个平衡冲突最大的时候是15年前，
我给江西南昌德国牙医做辩护，媒体
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章俊理做
辩护，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了巨大的冲
突。

齐鲁晚报：民众意见很大？
钱列阳：当我开庭中间走出法庭

时，旁听的观众就跟我讲，你们北京
来的律师，现在一次次跑来给他辩
护，你们怎么能给坏人辩护，你们应
该给被冤枉的好人辩护。

齐鲁晚报：当时您怎么想？
钱列阳：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了，一个优秀的刑辩律师，绝不仅仅
是帮一个好人洗清冤枉，这当然为社
会大众所接受叫好，但这只是整个法
制中很少的一部分。

齐鲁晚报：被冤枉的好人毕竟是
少数。

钱列阳：对，今天公检法机关抓
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没抓错的，是有罪
的人。我们律师不能说只给个别被冤
枉的好人辩护，那绝大多数有罪的人
谁给辩护啊？而恰恰是给绝大多数有
罪的人辩护，我认为这是刑辩律师的
重头戏，是最大的工作量。

真正的律师的职业伦理、职业道
德应该是勇于给天下不耻之人辩护，
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哪怕自己付出被
天下人所不齿的名誉代价，也在所不
惜，这才是法制主义者。

齐鲁晚报：对刘志军这个案子怎
么看？

钱列阳：依据宪法，刘志军有权
利得到辩护，依据刑法，他有权利得
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依据刑事诉讼
法，他有权利得到程序上的全部保
障，我认为这就是法制。

齐鲁晚报：但很多人不这么想。
钱列阳：大家都说刘志军是贪

官，所以网民们也骂我，说刘志军是
人渣，你给他辩护，你也是人渣。

齐鲁晚报：您怎么回应？
钱列阳：我当然不会接这样的

话，我只是觉着接这样话的人很可
怜。说我是人渣的人，他其实自己没
有思想，他是随大流，就像在说给大
坏人辩护的人就是二坏人。

齐鲁晚报：但您也说骂您的人是
善良的人。

钱列阳：因为他们真的是好人，
是善良的人，他们只是法制方面知识
营养不良。法律知识没有给人家普及
好，是我们学法律的人的责任。

一切新闻事件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所有时代变革里，人也是最基本的注脚。今起本报开辟《提

问》栏目，选取焦点事件的关键人物、叱咤风云的名人大佬，以人带事，以事塑人，紧逼核心问题，抽丝剥

茧，用另类角度呈现事件真相，并直抵内心深处，褪去伪装，发掘名人精神世界，唤起深刻的社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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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列阳，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1964年出生，北京大学法
律硕士，1994年开始从事律师行业。曾担任刘晓庆涉税案、厦门远
华走私案、青岛聂磊案等有重大影响案件的辩护律师。

今天公检法机关抓的人中绝大多数

是没抓错的，是有罪的人。我们律师不能

说只给个别被冤枉的好人辩护，那绝大

多数有罪的人谁给辩护啊？而恰恰是给

绝大多数有罪的人辩护，我认为这是刑

辩律师的重头戏，是最大的工作量。

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

权案在北京开庭。作为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

阳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网上不断有人指责他“为人渣做辩护的人

也是人渣”，钱列阳保持镇定，他说自己内心仍

然存在“理想主义”——— 做一个法制主义者。

经常为落马高官做刑事辩护，他也往往因

此陷入舆论漩涡中，在职业、民意和内心情感三

者之间游走。

6月17日，齐鲁晚报记者在北京天达律师事

务所内，专访钱列阳。

●

本报记者和钱列阳（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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